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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二十六年 (1900 年) 上半年, 随着义和团运动由山东向直隶、北京、天津等地发展,

其影响波及到内蒙古西部地区。首先在托克托厅、清水河厅、萨拉齐厅及伊克昭盟南部的宁

条梁等汉族农民聚居的地方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直隶、山东等地的义和团团员和拳师不断

前来传授“神权”, 并宣传“扶清灭洋”的口号, 于是上述地方焚烧教堂、杀伤传教士和教徒

的事件接连发生, 并呈现出向周边蒙旗地方扩张的态势。清政府于五月二十五日颁布“向各

国宣战谕令”, 命令各省督抚及外藩王公等招民成团, “借御外侮”。清廷在宣战上谕中称:

“与其苟且图存, 贻羞万古, 孰若大张挞伐, 一决雌雄。”①五月二十七日, 又谕军机大臣等:

“现在中外开衅, 蒙古各盟迫近俄疆, 情形吃紧。著理藩院即速传知东北各盟王公, 赶紧简练

队伍, 筹办边防, 毋稍迟缓。”②随之, 内外蒙古各盟旗作了一些防备俄兵入侵的部署。例如,

内蒙古西部伊克昭盟盟长扎纳嘎尔迪即决定从本盟选出 500 名蒙兵, 派往东部部署。然而, 正

当各蒙旗忙于防俄之时, 内蒙古西部地区的义和团迅猛发展起来, 反洋教事件此起彼伏。一

些传教士和大量的教民逃到伊、乌两盟各旗境内的教堂中, 以躲避义和团冲击。于是蒙旗形

势骤然紧张, 各旗王公将防范的重点转向周边的洋教堂, 加紧调动蒙兵, 准备消灭、驱逐洋

教士和教民, 以“报效”朝廷。

伊克昭、乌兰察布二盟盟长遵照清政府的宣战上谕, 令所属各旗迅速查明有无洋人居住, 如有

洋人居住, 必须查清何人住何处、有何举动等, 及时上报盟长。据调查, 当时在伊克昭盟鄂托克旗

小桥畔、鄂托克旗和阿拉善旗交界处的三道河(后来的三盛公)、达拉特旗小淖、乌兰察布盟四子王

旗铁圪旦沟、乌尔图沟等地的洋教堂中藏匿着从各处逃来的一些传教士和大量教民。随着义和团反

洋教斗争的不断上升, 蒙旗方面也陆续参与攻打教堂、袭击教民的行动。

义和团运动期间, 在伊、乌两盟 13 个旗中, 有 7 个旗发生教案。其中, 伊克昭盟达拉特旗的

仇教事件影响最大。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西南蒙古教区总堂萨拉齐厅教堂被义和团群众和

归化城官兵攻占、焚毁, 从该教堂出逃的一部分教徒来到达拉特旗小淖教堂躲藏起来。达拉特旗扎

萨克贝子图门巴雅尔得知这一消息后, 即派梅林章京乌勒哲巴图带兵前往小淖教堂, 以备不测。六

月二十八日, 达拉特旗官兵抵达小淖教堂时, 聚集于该教堂的百余名教民先发制人, 向蒙兵发起攻

击, 打伤三人。蒙兵即刻进行反击, 将教民“一举消灭”。虽有一洋教士出逃, 不久“在乌拉特旗

哈剌乌苏渡口被一姓景 (音译) 的汉人捕杀”③。除小淖外, 当时在达拉特旗后套地区的乌兰布隆、

扒子布隆、诺干布日德、查干托罗该等地也居住着上百名教民。但达拉特旗方面对他们并没有立即

采取行动, 而是观望事态的发展, 以便见机行事。对此, 伊克昭盟盟长扎纳嘎尔迪却十分不满, 他

致函达拉特旗扎萨克图门巴雅尔, 严厉斥责其未将各处教民一举消灭之“过失”, 称这“与违抗上

谕无异, 或有暗通教民以图不轨之嫌”; 同时饬令迅速派出官兵将该旗境内所有教堂全部拆毁, 如

遇有洋教士及教民, “无论蒙汉, 一律肃清, 不得使之四处窜逃, 危害地方”④。达拉特旗不得不再

次调动兵马, 由管旗章京朝克图瓦其尔带领, 前往后套地区“讨伐异教徒”。在此次“讨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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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杀死洋教士 5 人, 教民 150 余人⑤。至此, 达拉特旗境内的洋教堂几乎全被烧毁, 先后有 7 名

传教士和 300 余名教民被杀死⑥。

这时, 义和团运动业已发展到陕西北部和伊克昭盟南部地区, 部分蒙旗官兵和一些牧民

也参与到反洋教行动。鄂托克旗和乌审旗的一些牧民“协助义和团, 烧毁了城川、堆子梁、可

布尔等地的洋教堂”。后来, 从这些教堂里逃出的洋教士和教民大部分都聚集到鄂托克旗小桥

畔教堂, 准备进行抵抗。鄂托克旗官兵侦察得知“在小桥畔教堂内共有十余名洋教士和 300 余

名教徒”⑦。七月中旬, 鄂托克旗、乌审旗和扎萨克旗三个旗派出蒙兵, 与义和团团民一起包

围了小桥畔教堂, 开始发起进攻。但由于该教堂的围墙十分强固, 而且洋教士们都配备了洋

枪, 因此虽发起多次进攻, 始终不能攻破该教堂。到八月底, 蒙旗官兵相继接到由陕甘总督、

宁夏将军等处转来的关于即刻停止攻打洋教堂的谕旨。不久, 蒙旗官兵陆续退回各自旗内。据

资料记载, 上述三旗蒙兵和群众在参与义和团运动期间, 杀死洋教士 1 名、教徒 10 名; 烧毁

的教堂和教民房屋, 计有教堂 4 座、教民房屋 621 间; 抢去的家畜共有 2000 余头 (只) , 粮

食 1300 石⑧。此外, 在伊克昭盟的准噶尔旗、杭锦旗也发生多起反洋教事件。

伊克昭盟蒙旗派兵攻打洋教堂期间, 阿拉善旗也派出蒙兵, 由管旗章京阿木尔吉日噶拉

带领前往沙金托海、三盛公等地, 先拆毁三处教堂后, 包围了三盛公教堂。当时在三盛公教

堂内躲藏着 15 名洋教士和数百名教徒。鉴于传教士们的多次哀求, 并根据阿拉善亲王的指示,

蒙兵最后放出一条生路, 允准洋教士离境出走。这些传教士遂于八月初离开三盛公, 由杭锦

旗西部进入乌拉特地方向北行进, 最终侥幸逃出内蒙古边境, 前往外蒙古的库伦⑨。传教士一

经离开, 阿拉善旗官兵便烧毁了天主教在蒙古西部地区的总堂三盛公教堂。

内蒙古西部蒙旗中, 乌兰察布盟的四子王旗是较早且积极参与反洋教事件的蒙旗。光绪

二十六年五六月间, 从宁远、托克托、萨拉齐等厅逃出的一些传教士和教民越过大青山, 躲

进了四子王旗境内的铁圪旦沟、乌尔图沟等地教堂。据署归化城兵备道郑文钦禀报: “宁

(远) 厅所属之香火地, 归 (化) 厅所属之大青山后铁圪旦沟二处, 教堂较大, 洋人教民齐集

教堂, 动辄数千百人, 而铁圪旦沟闻有津古打仗受伤之洋人亦逃到该沟养伤。现在该沟挑筑

壕垒, 铸造枪炮, 包藏祸心, 逆行已露。”βκ当时, 绥远城将军永德是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积极支

持义和团运动并多次派兵攻打洋教堂的最高级别官员。他得知不少传教士和大量教民已转移

到大青山以北地区的消息后, 即令郑文钦带领归化城官兵前往铁圪旦沟进行讨伐。同时还致

函乌兰察布盟盟长、四子王旗扎萨克郡王勒旺诺尔布, 命令他“多派蒙兵巡视所属地方, 遇

有窜逃之教民即就地剿灭”βλ。四子王旗遂派出 100 名蒙兵, 由五名官员带领前往铁圪旦沟等

处。郑文钦所率归化城官兵于七月二十八日攻占铁圪旦沟, 三十日又攻取乌尔图沟, 将该两

处的教堂一举烧毁。据绥远城将军永德奏报, 此次战斗中共杀“教匪”500 余人 (铁圪旦沟 200

余人, 乌尔图沟 300 余人) βµ。四子王旗蒙兵虽未及参与攻打铁圪旦沟等处战斗, 但在归化厅

所属赛音胡都噶、宁远厅所属鄂都托海等地, 遭遇仓皇出逃的教民, 先后消灭百余人βν。

内蒙古西部蒙旗的反洋教事件是内蒙古近代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它是在义和团

运动的直接影响下爆发的, 因而以往的研究把它作为内蒙古地区义和团运动的组成部分来叙

述。但蒙旗反洋教事件, 与汉族地区的义和团运动是有区别的, 有其自身的特点、原因以及

悲剧性因素。

首先, 内蒙古西部蒙旗反洋教事件的发生是蒙旗与教会之间长期矛盾的产物。

1864 年, 罗马教廷正式指定中国长城以北蒙古地区为比利时、荷兰两国的“圣母圣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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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u t Fa ther) 传教区, 以接替法国遣使会在内蒙古传教。1865 年 12 月, 圣母圣心会会祖

南怀仁 (T heeph V ilist) 率领韩默理 (H am ei) 等传教士来到察哈尔南部的西湾子村, 正式接

管了教务。圣母圣心会接管内蒙古教务以后, 起初主要是劝诱蒙古人信奉天主教, 企图将

“福音”传播给这些世代生活于蒙古高原上的游牧人。但是, 由于蒙古人普遍信奉喇嘛教, 所

以改信天主教者廖廖无几。喇嘛教传入蒙古地区后,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 成为蒙古社会各阶

层所广泛接受的一种信仰。所以喇嘛教成了阻挡天主教在蒙古人中传播的坚固壁垒。另外, 天

主教的教规 (如教徒需到教堂作礼拜等) 以及它的某些近代化的传播方式, 很难适应于分散

居住、逐水草而迁移的蒙古人的生活方式。1874 年, 几名传教士在蒙古向导的指引下, 来到

伊克昭盟地区进行传教活动。可是经过整整 20 年的传教, 仅发展“蒙古教徒十余家”。西方

传教士最终不得不将传教的目标转向进入蒙古地区的汉族移民。

19 世纪后半叶正是内地破产农民大量涌人内蒙古的时期。但汉族农民进入蒙地却为清朝

法律所禁止。清朝《大清会典事例》和《理藩院则例》明确规定: “口内居住旗民人等, 不准

出边在蒙古地方开垦地亩, 违者照私开牧场例治罪。”“凡王、贝勒、贝子、公、协理台吉塔

不囊、台吉塔不囊、官员、平人, 如将封禁牧场私令民人垦种者, 照私募开垦地亩例, 仍分

别曾否得受押荒银钱, 各加一等治罪。”当时, 来到蒙地的贫苦农民, 多数属于“非法闯入”,

因而他们的处境仍很不安定, 甚至有可能被驱逐回去。他们即使能够找到一块落脚的地方, 也

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生产工具等原因, 在短时间内很难顺利地从事生产。要想过上安定的

生活, 移民们仍须度过一段艰难困苦的里程。

西方传教士们正是看到汉族移民的此种处境后, 认识到这是发展传教事业的好机会。他

们利用蒙古地区地价低廉、土地所有权不分明的特点, 从蒙旗大量租借、购买土地, 然后转

租给急于得到土地的内地汉族移民, 并以此吸引他们入教。结果造成了这样一种事实, 即汉

族农民只要加入教会, 不但可以得到一份土地, 而且能够获得在蒙地长期居住的“合法”身

份。赤贫者还可向教会借用生产所必须的物资, 如耕牛、农具、籽种等。因此, 加入外国教

会便成为内地汉族农民移居蒙地的一种途径。于是天主教很快在众多的汉族移民中传播开来,

教堂、教民数量日趋增多。1883 年, 罗马教廷将蒙古教区正式划分为东蒙古、中蒙古和西南

蒙古三个独立教区。此时, 天主教教徒总数已达 14000 余名, 其绝大部分为汉族移民。

外国教会对蒙旗土地的租借、购买和非法侵占, 使草场不断缩小, 影响了牧民的生活。据

记载, 至 1895 年为止, 洋教堂在内蒙古西部地区侵占土地已达 1370 顷βο。随着外国教会势力

的不断发展, 教民人数的迅速增长, 教会与蒙旗之间, 教民与蒙民之间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矛

盾, 冲突时有发生。例如, 光绪十年三月, 在达拉特旗查干额尔格地方, “台吉参领策仁詹巴

拉等人率领 70 余人, 向洋教堂发起了进攻。他们手持洋枪, 挥舞着旌旗一举摧毁了洋教堂,

使教民四处逃奔”βπ。事后, 在教会的压力下, 达拉特旗不得不责令参与这次事件的蒙旗官员

及蒙众, 加倍赔偿洋教堂之损失。在伊克昭盟其他各旗也多次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但每次事

件总以蒙方的失败而告终。教会往往凭借其特权和势力, 击败蒙旗, 索得大量的赔款和土地。

对蒙旗来说, 外国教会已成为索取钱财、侵占土地的一股恶势力。义和团运动爆发后, 陕西

盐池县知县向陕甘总督汇报洋教在鄂托克旗发展的情况时指出:“洋人在此传教已有多年, 向

来私自越界购买蒙旗牧地, 转租于民人耕种; 还大量购买牛、马, 牧放于蒙旗境内, 大获草

场之利而损害蒙民之生计。”βθ总之, 教会对蒙旗土地的不断侵占, 对蒙民的长期欺凌, 是蒙旗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对洋教士和教民大动干戈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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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蒙旗反洋教事件, 与当时蒙古王公忠君意识有直接的关系。自清初以来, 蒙古王

公与清帝之间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君臣关系。进入近代以后, 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和中国社

会内部变化的驱使下, 内地各省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 有保守的, 有激进的, 更有旨

在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党人。蒙古地区, 则由于闭塞、落后, 对西方资本主义影响, 反映十

分迟缓。加之“世受皇恩”之故, 大部分蒙古王公仍保持着为朝廷效犬马之劳的忠君意识。清

政府发布“宣战上谕”后, 东南各省督抚不以为然, 拒绝执行。后来甚至炮制出《东南互保

章程》, 极力抵制与各国交战。蒙古地区则与此相反, 对“宣战上谕”反映十分积极, 各旗王

公纷纷表示要与朝廷“共存亡”。伊克昭盟盟长扎纳噶尔迪向各旗扎萨克王公发出饬令, 指出:

“朝廷遭此劫难, 我等臣仆焉能置之度外, ⋯⋯必当竭力相助, 以示效忠。”βρ联军攻占北京城,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后, 蒙旗王公更是悲愤填膺, 奔走相告。首先由喀拉沁右旗扎

萨克郡王贡桑诺尔布联络内蒙古东西各盟王公, 号召各旗“迅速组织兵力, 齐心协力, 抵御

外敌, 以报答皇恩”βσ。锡林郭勒盟盟长杨桑接到贡王的信件后, 即表示“该盟挑选精壮兵二

千名, 并报效银一万两”βτ。乌、伊两盟盟长也表示“齐备兵马, 奋勇杀敌”。所以, 与联军

“议和”之后, 清廷又不得不下令阻止蒙古王公的“勤王”行动, 以维护来之不易和“和局”。

最后, 还应指出蒙旗反洋教事件的悲剧性一面。蒙旗反洋教事件, 虽持续时间不长, 但

其惨烈程度、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蒙旗反洋教事件, 无疑具有反帝爱国的一面, 但也

有盲目性和悲剧性的一面, 对此也应进行理性的思考。当时被杀的洋教士是否都是侵略分子,

我们暂且不讨论, 而大量教民的死伤, 则是必须正视的史实。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到底有多少

教民被杀, 现在很难得出准确的数字。例如, 教会向伊克昭盟达拉特旗索赔时称该旗所杀之

教民人数不下 800 人。后来绥远城将军派人与教会方面多次磋商、核实后, 实际死亡人数减

至 230 余人χκ。这二百余人中, 究竟有多少不法之徒, 不得而知, 但其大部分肯定是无辜的教

民。汉族贫苦农民入教, 多数并非信仰所致, 主要是为求得一块不向官府交纳赋税的土地, 以

躲避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这是值得同情的。但是, 随着教会势力的扩大和教民人数的

增长, 蒙旗土地不断地转变为教会占有地, 加快了草场的缩小。这就与广大牧民群众发展畜

牧业生产的利益要求发生了冲突。于是蒙民对教会产生了厌恶乃至憎恨的情绪。在义和团运

动期间, 蒙旗官兵以及与教会方面有矛盾的一些蒙族群众, 将这种长期积累的愤恨, 发泄到

教民头上, 才导致大量无辜教民的死伤, 酿成历史悲剧。

　　注: 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 第 163 页。

②伊克昭盟档案馆藏《杭锦旗扎萨克衙门档案》(蒙文) 1010 卷, 第 206 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准格尔旗扎萨克衙门档案》卷 82, 第 168- 307 页。

βκβ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档案, 农运类·义和团项, 案卷号 1862。

βλβν χ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理藩部档案, 案卷号 291、291、290。

βο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 上智编译馆 1950 年版, 第 12 页。

βπ《准格尔旗扎萨克衙门档案》卷 65, 第 250 页。

βθβρβσ《准格尔旗扎萨克衙门档案》卷 82, 第 293、290、290 页。

βτ《清德宗实录》,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壬午。

　　 (作者莎茹拉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内蒙古分公司档案室馆员; 苏德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

学院副教授　邮编 0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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